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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生成周期与城镇化发展及就业吸纳分析

——以张家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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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基础上，从产业生成视角深入剖析旅游产业对

城镇化及就业吸纳的影响。利用张家界 1989—2014 年相关数据，结合 HP 滤波分析法、生产函数模型、偏最小二乘

法，研究发现：①旅游产业生成是城镇化、就业吸纳的单向格兰杰原因。②同一阶段，各变量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

响不同，同一变量在不同阶段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亦不同。③整个生成阶段，张家界旅游产业对城镇化发展呈积

极正效应。出现期和生成期，模型拟合度较高，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呈递增态势；成熟期，模型拟合度最差，回归

系数最小。④整个生成阶段，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对就业吸纳起正向促进作用。出现期、发展期，回归模型比较理

想，弹性系数 b 分别为 0.6593、0.4061；生成期、成熟期模型拟合度很差，弹性系数 b 分别为 0.0432、0.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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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业历经 30 多年发展，已初具规模，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突显，成为支撑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1］
。

旅游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受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发展政策、旅游资源、消费趋势、旅游产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影

响着旅游地经济、社会及就业，全域旅游已逐渐深入人心。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2］

，周期性视角下，分析旅游产业发展

的动力因子及其发展效应至关重要。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自提出以来
［3］

就得到广泛运用
［4-5］

。1990 年代该理论引入我国，引起

学者广泛探讨，并取得不少实证性成果
［6-8］

，尤其是小波理论的引入
［9-10］

，使旅游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更为丰富。近几年，旅游

产业生成周期开始与产业结构
［11］

、就业结构
［12］

、新型城镇化
［13］

相联系。纵观国内外研究，学者们将重点放在客流量变化、客

源结构与产品结构变化方面,对目的地旅游产业生成动力因子及其影响的分析相对不足；研究区域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相对贫困地区较少涉及；虽然在旅游产业生成周期视角下，对就业和城镇化的研究有所涉及，但研究内容及方法较为单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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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以张家界为例，在分析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内在联系基础上，构建旅游产业生成函数，运用 HP 滤波分析

法，分析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阶段，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分析各阶段动力因子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及各动力因子在不同

发展阶段的演变情况；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的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定量分析，旨在探索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的阶段性演化对城镇化和就业吸纳的影响，为推动张家界及同类地区旅游发展提供科学新思路。

1 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效应的内在联系

旅游产业生成并非空穴来风，旅游资源禀赋及特色是旅游产业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基础
［14］

，除此之外，还需信息、企业、

配套等社会要素的不断投入。旅游业是关联性、综合性和交叉性很强的产业，在生成过程中能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

级
［15］

，有利于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1］

，增强城镇化产业基础。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三产业属劳动密集

行业，故三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内在关联性。

首先，社会要素是旅游产业生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完整的产业必须具备一定规模，有专门从业人员和产业配套装备；

企业数量是产业规模的重要表征；市场信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预决策的依据；产业生成的关键是企业创新和新技术产生，

并总是与一群有能力的企业家身影相随；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产业的成长速度、发展方向起着重要指导和服务作用。基于旅游

本身是一种消费支出活动，其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经济状况等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产业生成实质上是动力要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
［16］

，旅游产业同样需在上述资源、政策、企业、企业家、市场信息、社会环境、产业配套等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下才

能生成并发展。

其次，旅游产业生成促进城镇化发展，继而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旅游产业生成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的积聚

和扩散，从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17-18］

，即旅游产业在生成过程中，会通过旅游开发、游客增加、就业增加、就业方式转变、收入

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增大等推动城镇化进步。城镇化进程势必带动商业、餐饮业、仓储邮电、房地产、社会服务等第三

产业发展，从而增强该地区就业吸纳能力。

最后，旅游产业生成直接带动就业人数增加。WTC 把旅游业界定为是随着旅游行为而存在的行业，主要涉及食、住、行、游、

购、娱等行业，其不仅就业容量大、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而且具有较大的就业拉动乘数
［19］

，据 WTTC 在 2013 年的报告中

显示，旅游就业乘数达 2.6，因此旅游业有极强的就业吸纳效应。中央领导明确指出要加快旅游业发展，促进就业增长，并将旅

游业作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增长点
［20］

。通过对三者内在联系的分析，可绘制图 1所示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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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2.1.1 HP 滤波法

HP滤波分析是一种用来得到序列组趋势成分和周期波动成分的方法，能够很好过滤出时间序列的商业周期频率
［21］

。借鉴魏

宏杰等人利用 HP 滤波法对我国天然橡胶产量波动周期的划分思想
［22］

，对张家界旅游产业自 1989 年以来的发展进行周期划分。

其原理如下：设时间序列为 Y ={y1,y2,⋯ yn } ，趋势要素为 T ={t1,t2,⋯ tn } ，n 为样本长度。一般的，时间序列 yi 中的不

可观测部分趋势 ti ，常被定义为下面最小化问题的解：

式中：正实数λ 表示在分解中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占的权数；c(L)是延迟算子多项式。

将式（2）代入式（1），则 HP 滤波的问题就是使下面损失函数最小，即

λ 的取值是 HP 滤波分析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同的λ 值决定了不同的周期方式和平滑度。笔者对于年度数据采用λ

=100 来计量，这也是我国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

2.1.2 偏最小二乘方法（PLS）

偏最小二乘回归（PLS）是一种先进的多元分析法，S. Wold 和 C. Albano 等人在 1983 年首次提出，其集中了主成分分析、

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特点。当变量个数很多，变量间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而观测数据偏少时，用偏最小二乘回

归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比传统的最小二乘回归方法（OLS）有更好的效果
［23］

。其原理如下：设由 i 个自变量和 j 个因变量，为

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统计关系，共观测了 n 个样本，由此构成了自变量和因变 量的数据表 和

。偏最小二乘分别在 X 和 Y 中提取出满足尽可能多地携带原自变量集中的变异信息以及相关程度最大两

个条件的主成分 t1 和 u1 ，其中，t1 为自变量 x 的线性组合，u1 为因变量 y 的线性组合。对提取的第一对 PLS 主成分 t1 和 u1 分

别实施 X 对 t1 的回归和 Y 对 t1 的回归，若方程达到满意的精度，则算法终止，否则继续第二成分的提取，直到达到满意的精

度为止
［24］

。

2.2 变量选取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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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函数是用来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之间关系的函数，是指在一定技术效率条件下，采用特定的有效投入品

组合可以获得的最大可能性产出
［25］

。借鉴生产函数思维，若用 QC 代表产出，Xi（i = 资源，政策，信息，企业，环境，配套…，

n）代表投入要素，则旅游产业生成函数可以表达为：QC(旅游产业生成)=F(资源,政策,信息,企业,…)（3）

旅游产业生成的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产业的出现、生成、发展、集聚、成熟和衰亡。现有研究多以旅游

收入为衡量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笔者认为，旅游业是一个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旅游收入具有不稳定性，比如 2003 年

的 SARS 导致全国旅游收入明显下降，显然，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并没有因此而倒退。旅游企业指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有

形的空间设备、资源和无形的服务效用为手段，在旅游消费服务中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经济单位，包括旅行社、餐饮、交通、

景点等直接旅游企业，也包括服务公司、影视公司、卫生服务等辅助型旅游企业，还包括政府机构、旅游科研机构等开发性组

织
［16］

。企业是产业的基本细胞，产业形成必须以新企业的产生为基础
［21］

，旅游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旅游企业的支撑。相较于旅

游收入来说，旅游企业具有稳定性。根据资本逐利性原则，一旦决定涉足该行业，就表明进入是有利可图的，对其发展前景看

好。因此，当一个景区内的旅游企业数量增加时，往往折射出该旅游景区的资源开发潜力大等信息，此外，也可能是虽然现在

进入该市场无利可图，但根据政府的政策导向，其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比较乐观等。旅游企业增多致使产业集聚，从而促进旅游

产业进一步发展，所以，本研究尝试用旅游企业数量来反映旅游产业的生成情况（QC）。根据前文对旅游产业生成机理的描述，

结合产业生成所具备的要素，并考虑旅游业自身特性（旅游是需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消费支出，因此需要良好的社会经

济环境做背景），基于当地实际发展状况，将影响旅游产业生成的因素分为旅游企业家能力（QE）、政府旅游政策（QP）、旅

游市场信息（MI）、旅游社会环境（SC）、旅游资源要素（RE）、旅游技术创新能力（TT）、旅游产业配套能力（MC），并预

先筛选出相关的 7 个指标（表 1）。并将式（3）变形为式（4）：

代表各变量的指标有很多，遵循代表性、科学性和可获得性等原则，本文选取旅行社与旅游酒店的数量总和，作为衡量旅

游产业配套能力的指标；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赢利，企业家作为关键领导者，直接掌控企业发展，继而影响企业收入，故旅游收

入能有效衡量旅游企业家能力；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包括旅游政策、旅游投资、对旅游地规划等，其中，政府对旅游地投资的多

少，反映了其对旅游发展的重视程度，故选取旅游投资作为政府政策指标具有典型性；信息传播需媒介做载体，交通是早期信

息传播的主渠道，随着近几年科技的迅猛发展，手机、数据传输等通讯服务逐渐晋升为信息传播新媒介，因此，交通和邮电通

讯在一般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之和，能客观反映旅游市场信息情况；旅游社会环境选取人均 GDP 作为指标，能有效评价当地

整体经济状况；景点是旅游产业形成的重要基础，能真实反映旅游资源丰度；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衡量创新能力

的重要指标是人才，实证表明，教育水平与创新能力成正比，而企业管理层一般都受过良好教育，能代表一定的创新能力，选

取酒店、旅行社以及景点的管理人员总和体现旅游技术创新能力。

2.3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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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张家界为例，研究期间为 1989—2014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张家界统计公报》《张家界统计年鉴》以及 CNKI 等网络工

具。其中，对于无法直接取得的数据，在借鉴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赋值。

3 实证分析

3.1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测定

为描绘张家界旅游产业的生成周期，利用 Eviews6.0 对张家界 1989—2014 年旅游企业数量进行 HP 滤波分解，得到旅游产

业成长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图 2）。本文按“峰—峰”法进行周期划分（因考察期开始一年不能构成完整周期，故在此不予

列示），结果见表 2。张家界旅游产业成长从 1990—2010 年经历了 3个完全周期，平均周期长度为 7年，属于典型的中周期波

动。2010 年之后的峰值虽未形成，但是过了 2/3 周期，具有一定考察性。

1990—1996 年为出现期，该时期张家界的旅游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其波峰为 33.88%，波谷为-36.99%，波幅相对较小，

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虽然 1992 年武陵源风景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得张家界知名度提高，但限于经济大环境影响，人

均生活水平较低，旅游行业经营惨淡。1996—2002 年为生成期，其波峰为 56.68%，波谷为-14.97%，波幅较第一周期有所上升，

旅游产业发展速度加快。1996 年 1 月，张家界计划工作会议强调：重点实施“旅游带动战略”，加快旅游业与经济建设的协调

发展；7月，市政府明确提出创建以“安全、文明、卫生、有序”的旅游城市为目标，以旅客满意为中心的口号。政府导向促使

旅游企业涌现，旅游相关的服务、配套逐步完善，旅游产业规模进一步提升。此外，自 1992 年市场经济正式确立以来，国家经

济环境得到改善，人均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为旅游产业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外加景点的成功营销，使张家界声名

远播，因此该段时间旅游产业提升迅速。2003—2010 年为发展期，其波峰为 52.80%，波谷为-97.19%，波幅最大，旅游发展快

速上升。该时期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该周期期初，城镇居民已整体实现小康，农民收入水平实现

温饱有余，部分乡村地区已实现小康，旅游走入大众生活，旅游人次大幅增加，旅游产业规模效应凸显。2011 年至今为成熟期，

第 4 周期的波幅明显有下降趋势，旅游发展速度放慢。经过近 10 年的快速发展，张家界的景区开发、旅游服务、基础配套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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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当齐全，旅游人数趋于饱和，旅游产品创新力度与开发力度成为该时期的发展重点。“张家界山歌节”、《梯玛神歌》等

民族旅游品牌的推出以及大峡谷玻璃桥等新型景点的开发，成为景区发展新动力。通过对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过程进行描述，

可发现，运用 PH 滤波得到的周期划分基本合理，查阅相关文献，发现该周期的划分结果与其他学者的划分大体一致，区别是该

划分结果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旅游产业的发展更具有系统性、计划性与前瞻性，因此文章用该划分结果作为研究背景。

3.2 旅游产业生成驱动因子分析

3.2.1 变量间相关性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利用 SPSS21.0，计算出各变量指标的相关性，由表 3可知，自变量指标都与因变量指标呈高度相关（90%以上），且自变量

间相关性几乎都达到 90%以上，存在显著正相关。通过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为 52.201、23.254、12.071、88.026、

19.33、23.665、35.407，均大于 10，表明自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用一般的回归方法建模会存在较大误差，加

之本文研究变量较多、样本偏少(将总样本按照周期划分为四部分)，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进行模型估计比多元线性回归更合

适，故下文将利用 PLS 模型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动力因子做详细论述。

3.2.2 PLS 分析

采用 PLS 分析，需先确定 PLS 主成分的个数，以得到该成分对变量变差的解释程度。累计解释能力表示模型所能解释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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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变差百分比，用于预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交叉有效性指模型的预测值能解释的样本变差百分比，用于预测模型对新数

据的预测准确性，其值越大表示预测准确度越高
［26］

。利用 SIMCA-P 提取一个主成分时，其累计解释能力达 95.91%，累计交叉有

效性为 95.49%，已达到较高精度，再新增成分并没有显著改善模型精度，表明一个主成分充分提取了数据中的有效信息，故本

文提取一个主成分。在提取一个主成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得到 7 个自变量与 1个因变量的 PLS 回归系数

表（表 4）。

由表 4可见，影响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的主要因素是旅游配套设施（MC），其次是旅游社会环境（SC）、旅游企业家能力

（QE）、旅游资源要素（RE）及政府旅游政策（QP）。相对而言，旅游市场信息（MI）、旅游技术创新能力（TT）的影响并不

显著。根据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将时间划分为 1990—1996、1997—2002、2003—2010、2011 年以来四个时间段，利用上面分析

结果，去掉对旅游产业生成影响相对较小的旅游市场信息和旅游技术创新两项指标，分别对各时间段剩余变量进行 PLS 回归，

以分析各变量在不同时段内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程度。利用 SCIMA-P 进行 PLS 的模型估计，其模型拟合参数见表 5。由表 5可

知，各回归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具备较高的预测准确度。

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得各方程回归系数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同一阶段，各变量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不同，同一变

量在不同阶段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亦不同。具体来说：旅游企业家能力（QE）整体呈下降趋势，在各阶段的影响力排名由第

三下降到第四，且波幅较大，原因是在产业发展初期，产业体系尚未形成，任何企业家的干预都有可能使产业发展产生质的改

变，因此其发展对企业家的依赖性较强，随着产业发展体系的健全，产业结构的完善，企业家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力相应减弱；

政府旅游政策（QP）呈递增趋势，在各阶段的影响力由最差逐渐上升到第二，究其原因，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外部不

稳定因素随之增多，因旅游产业发展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产业自身调节能力有限，故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显得越来越重要；

旅游社会环境（SC）总体态势较为平稳，其重要性排名由第二下降到第三且波幅较小，这与经济发展，家庭恩格尔系数越来越

低，人们需求层次普遍提高有关，基于旅游本身是一种经济支出的特性，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仍不可小觑；旅游资源要素（RE）

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原因是旅游景点的形成必须以良好的天然资源为条件，随着景点的开发，人工改造日益占据重要

位置，当景区过度人工化、同质化时，开发新资源，回归自然又成为景点竞争的重要因素，RE 在各阶段对产业生成的影响力均

最弱，体现了旅游产业生成中社会基础的重要性；旅游产业配套能力（MC）相对稳定，在各阶段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力均最

大，表明旅游配套设施对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即旅游景点配套设施齐全与否，会直接影响游客对该景点的态度和认可度，

从而影响旅游产业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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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与城镇化发展的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旅游产业生成受各种外部因素影响，其以产业关联性大的特点，势必又会反作用于周围环境，从而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继而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众多研究表明，旅游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
［27］

，为定量分析两者关系，本

文选取学界普遍认可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表城镇化（UC），因张家界旅游立市的独特性，这里的城镇人口为加入旅游人

口的城镇人口
［28］

，鉴于上文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动力因素已做详细分析，此处利用旅游产业整体生成情况 QC（旅游企业数量）与

城镇化做定量分析，并根据其结果，结合各阶段驱动要素，就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发展做定性分析。

3.3.1 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模型的建立

利用 Eviews6.0 做相关性分析，得到旅游产业成长与城镇化的相关系数为 0.947，表明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显著正相关。

借鉴有关研究成果
［29］

，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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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989—2014 年的城镇化对数（lnUR ）对旅游产业生成对数（lnQC ）进行回归，得结果 lnUR =-4.83+0.591lnQC（R
2
=0.937）,

由此可知，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具有明显线性相关性（各变量的对数均通过平稳性检验，为 I(0) 序列）。对该模型做格兰杰

因果检验得知，在 5%显著性水平下，旅游产业生成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发展不是旅游产业生成的格兰杰原因。说明

目前张家界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产业生成没有直接推动作用，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该结论与杨昌鹏

得出的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
［30］

的结论有所差异，其原因可能是采用旅游企业数量作为因变量所致。

正如前文所言，旅游企业具有相对稳定性，其数量可以很好反映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另外企业集群本身就是城镇化进程中不

可或缺的动力因素，因此以旅游企业数量为衡量指标的旅游产业生成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

3.3.2 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的影响

鉴于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即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又 lnQC 和 lnUR 为

I(0) 序列，根据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将旅游产业生成划分为四个时间段，利用公式（5）分别做回归分析，以深入了解各阶段

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的贡献程度。

由表 6 可见，整个样本时间段（1989—2014 年）的回归方程中，R
2
是 0.9371，说明该回归模型比较精确，回归效果显著，

T 检验值为 18.9019，P 值为 0，且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β为 0.5935，说明在整个生成阶段，张家界旅游

产业对城镇化发展呈积极正效应。分周期来看，出现期和生成期，模型拟合度较高，且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

系数由 0.3784 上升到 0.7475，说明旅游产业生成从出现期到生成期，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呈递增态势；发展期，模型虽通过了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拟合度不高（0.4588），回归系数也有所下降（0.5257）；成熟期，回归模型既没有通过 10%水平

下显著性检验，拟合度也最差（0.4386），回归系数最小（0.1858）。

究其原因，在出现期，自然原生态尚未被打破，凭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因旅游业是当地新进军

产业，基于“一带多”的行业特点，势必会促使当地产业结构、经济环境等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城镇化发展进程，鉴于发展尚

处于探索期，旅游政策、旅游配套设施尚不健全，旅游社会环境比较脆弱，因而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0.3784）。

在生成期，旅游产业经过前一周期的发展，旅游政策、旅游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

益提升，旅游社会环境趋于稳固，为旅游产业生成带来极大发展动力。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当地就业方式转变、收入增

加等，从而对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此阶段对城镇化发展贡献最高（0.7475）。

旅游产业是一个受外界环境干扰较大的行业。在发展期，旅游配套设施基本完善，旅游社会环境整体良好，受 2003 年 SARS

和 2008 年汶川地震、全球金融危机等外界大环境影响，尽管有政府旅游政策的积极调配，旅游产业发展仍受到一定制约，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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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造成了该阶段回归模型拟合度不高。此外，旅游竞争日益激烈，人工化、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企业家对旅游产业发展作用

力的减弱，都对旅游产业生成产生滞后性，影响其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其对城镇化发展贡献的下降（0.5257）。

成熟期，旅游配套已十分完善，旅游企业容纳量达到上限，旅游产业成为区域产业发展极，自身发展速度降到极点；旅游

资源过度开发，景观同质化现象更加严重；企业家通过对成本与利润的衡量，使之对促进该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有所减

弱，或直接转向其他更具潜在发展力的旅游景区。重要的是，张家界在旅游产业生成前三周期的带动下，城镇化已达到一定规

模，产业结构、服务质量、人居环境等都有了质的改变，其发展对旅游产业的依赖性也在逐渐减少，因此该阶段回归方程并不

理想，回归系数最低（0.1858）且不显著。

3.4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的就业吸纳效应分析

旅游业发展会带动旅游地人口的集聚与扩散
［31］

，具有明显的就业吸纳效应。旅游产业是典型的第三产业代表，能引发关联

产业集聚，从而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故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L）作为就业吸纳能力的代表具有典型性。同研究旅游产业

生成与城镇化的方法一致，仍用旅游产业生成情况 QC（旅游企业数量）与就业吸纳能力 L 做定量分析，并根据其结果，结合各

阶段驱动要素，对旅游产业生成与就业吸纳效应做定性分析。

3.4.1 旅游产业生成与就业吸纳的模型建立

利用 Eviews6.0 得到两者相关系数为 0.8254，具有显著相关关系。旅游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一直被认为是劳动力的

“吸纳器”，根据已有研究成果
［32］

，假设就业人数与旅游产业生成呈线性关系，构建回归模型

式中：L 表示就业人数；QC 表示旅游产业生成；a为常数；b 为就业吸纳弹性；e 是随机误差项。

用 1989—2014 年的就业对数（lnL ）对旅游产业生成对数（lnQC ）进行回归，得结果：lnL =9.52+0.43lnQC (R
2
=0.839 )，

由此可知，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具有明显对数关系（变量的对数均通过平稳性检验，为 I(0) 序列），说明假设成立。同样就

两变量做因果分析，得到：旅游产业发展会直接带动就业人数增加，就业人数增加不能显著影响旅游产业成长，该结论与已有

研究成果
［13，33］

大体一致。

3.4.2 旅游产业生成对就业吸纳的影响

由上文可知，旅游产业生成对就业吸纳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即旅游产业生成对就业吸纳有直接推动力，又 lnQC 和

lnL 为 I(0)序列，根据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可将其划分为四个时间段，利用公式（6）分别对其进行回归，以深入分析各阶段旅

游产业生成的就业吸纳弹性。

由表 7可见，在整个时间段（1989—2014）的回归方程中，R
2
是 0.8389，说明该回归模型比较精确，回归效果显著，T 检

验值为 11.1796，P 值为 0，又回归系数β 为 0.4331，说明张家界旅游产业在整个生成阶段，对就业吸纳起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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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周期来看，出现期，R
2
是 0.7181，且 P 值为 0.0079，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该回归模型比较理想。弹性

系数 b 在该周期最大（0.6593），旅游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促进第三产业就业增加 0.6593 个百分点。探其缘由，

出现期，旅游产业基础薄弱，旅游资源开发、配套设施建设等都需大量人力资源支持，此外，该阶段城镇化水平较低，对第三

产业就业人员的吸纳能力较差，因此该阶段旅游产业生成的就业吸纳弹性最大。

生成期，R
2
仅为 0.0374，模型拟合度很差，且 P 值为 0.7134，弹性系数 b 为 0.0432 且没有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究其原因，该地区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经济发展有了很大提升，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由第一产业

转向第二产业，继而再转向第三产业，该阶段正处于第一个过渡阶段。张家界在旅游产业带动下，城镇化进程加速，建筑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快速发展，此外经济发展还促进了大量工业、制造业的产生，因此，相对于旅游产业的就业吸

纳效应来说，该阶段第二产业从业人员需求相对更大。

发展期，随着旅游产业生成的进一步深入，产业集聚，规模效应凸显，就业范围开始扩大，在巩固传统就业领域的同时，

开始向旅游商品、行业管理及其他服务领域延伸；在该阶段，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

并推动第三产业人员增加。由表 7可知，该阶段回归模型较为理想（ R
2
为 0.7796），就业吸纳弹性为 0.4061，且通过了 1%水

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成熟期，R
2
为 0.1013，模型很不理想，且 P 值为 0.6817，弹性系数 b 为 0.2914 且没有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原

因可能是，在该时期，旅游规模已达上限，新增旅游企业数量逐渐减少，现有企业战略重点会转向在巩固市场份额的同时提高

投资报酬率，主要战略路径是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人员成本的降低则成为主要突破口。此外，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

促进更多第三产业人员服务于城镇化发展，而对旅游带动就业的依赖性相对减弱，因此造成了该阶段回归方程拟合度不高，旅

游就业弹性系数较低的现象。

4 结论与讨论

用 HP 滤波法，将旅游产业划分为出现期、生成期、发展期、成熟期，并以此作为文章的研究背景来讨论旅游产业生成与城

镇化发展及就业吸纳效应的具体情况，结果发现：①旅游产业生成是城镇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这也是本研究以旅游企业数量

为旅游产业生成的衡量指标所得出的新结论），也是就业吸纳的单向格兰杰原因。②同一阶段，各变量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

不同，同一变量在不同阶段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亦不同。③整个发展过程中，张家界旅游产业对城镇化发展呈积极正效应，

分周期来看，出现期和生成期，模型拟合度较高，旅游产业生成从出现期到生成期，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呈递增态势；发展期，

模型拟合度不高（0.4588），回归系数有所下降（0.5257）；成熟期，旅游产业生成既没有通过 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模型拟

合度也最差（0.4386），回归系数最小（0.1858）。④张家界旅游产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对就业吸纳起正向促进作用。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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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来看，出现期，回归模型比较理想，弹性系数 b 在该周期最大（0.6593）；生成期，模型拟合度很差，弹性系数 b 为 0.0432

且没有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发展期，回归模型较为理想，就业吸纳弹性为 0.4061；成熟期，模型很不理想，弹性系

数 b 为 0.2914 且没有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在对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划分的基础上，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了各阶段动力因子的作用及其变化情况，有

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在旅游产业生成过程中合理配置资源提供新思路；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和就业

吸纳效应做定量分析，有利于合理利用旅游产业来促进城镇发展和扩大就业吸纳能力，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不足之处

在于：虽对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进行了划分，但选用方法的恰当性与周期划分的合理性需要更多理论支持；虽构建了旅游

产业生成模型，但因指标选取的主观性较强，样本量偏少，其结论的权威性需要更多实证检验；对于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和

就业吸纳效应的分析较简单，因城镇化与就业吸纳的涉及面甚广，单靠个别指标说明其发展规律及发展关系显然是不精确的，

缺乏对城镇化和就业吸纳效应的深入剖析，这也是今后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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